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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坑伏击战
在涌溪村枫坑村民组的枫坑

口，两座大山相隔而立，山上层层
翠绿，一眼望不到头。

73年前的今天，这里曾发生
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那是1948年，时任涌溪区工
委书记兼武工队队长黄义成在泾

旌宁宣县委副书记吕辉领导下，在涌溪开展游击工作。
他们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严防敌人清剿，又要加紧做
好策应解放大军渡江的准备。泾旌宁宣县委为了加强
涌溪区工委对敌斗争的力量，调绩溪游击队队长许家璜
率领班长吴志煌，战士徐月成、汤良凯来增援。

当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涌溪区工委从地下交通员周
全忠那里得到可靠情报：“敌十三旅和旌德县伪自卫第
三中队队副卜宏银（解放后被镇压）要进山”。黄义成果
断作出了阻击歼灭敌人的部署。

第二天凌晨，游击队从涌溪出发，趁雾气弥漫悄然
行动，进入了枫坑，依托密集树林的有利地形，分散占领
了制高点。

等到夜幕降临，天渐渐黑下来，敌十三旅、旌德县伪
自卫队大约30多人，背着枪，沿河进犯。当他们进入伏
击圈时，黄义成一声令下，隐蔽在暗处的游击队员，居高
临下，弹无虚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战斗
中，黄义成瞅准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眼疾手快，一枪结
束了他的生命。树倒猢狲散，敌人调头朝榔桥方向逃之
夭夭。

在这次伏击战中，还涌现出一位年轻的英雄。
22岁的战士俞家乐为了掩护战友朱大根脱险，不

幸被敌人的机枪击中了大腿，血流如注，倒在松树杈上
站不起来。

随后，他被敌人抓捕关在榔桥伪区公所，连夜严刑
逼供，虽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俞家乐宁死不屈，他大义
凛然地说道：“我是游击队员，只知道消灭国民党反动
派。今天我还不够条件当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我会像
共产党员一样勇敢。”敌人无计可施，把他拖到榔桥大
河边杀害了。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枫坑伏击战在
党史中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反对国民
党残余武装，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解放皖南全境的
又一次胜利。” （本报记者 余健）

大山深处火青香
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我们党与人民
心心相印、与人民
同甘共苦、与人民
团结奋斗的历史。

——习近平

厚土情深传佳话

昔日涌溪，中共皖南地委在
这里建立了以宁国板桥、泾县涌
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和泾旌
宁宣县委，以胡明、吕辉为领导
的游击队驻扎在这片山区，坚持
革命斗争。1947 年的皖南地委

“九月会议”，1948年的“枫坑伏击战”都发生在这里。
今日涌溪，致力于发展“中国十大名茶·涌溪火

青”茶产业，因“一村一品”茶文化获评“省级专业示
范村”。涌溪还是“中国传统村落”“安徽省生态村”

“宣城市文明村”“全市基层党建示范点”。

涌溪的红色，与众不同。
这里留下了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突围的足迹，

闪现着泾旌宁宣游击队的身影，响彻过枫坑伏击战
的枪声，特别的是，有一段涌溪人民抚养保护革命后
代——“小妹”的传奇佳话，至今流传。

今天，我们来到“小妹”住过的地方，见到了当年
抚养“小妹”的胡家后人。

岁月流逝，70多年过去了，胡家老屋门前的两株
桂花树还在，依然枝繁叶茂，依然植根厚土。

“小妹”在涌溪的时光，绝非岁月静好，却是意味
深长。

当年，白色恐怖之中，以胡宗来为代表的老区人
民，凭着保护新四军后代的朴素信念，默默地用生命、
用温情呵护了革命的后代——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的女儿“小妹”。

“小妹”重回父母怀抱之后，父亲傅秋涛上将为她
取名“傅还”。当年的“小妹”在80岁高龄之际，向泾
县中学捐款80万元并设立“傅寰奖助学金”，以这样
的方式，表达对这方厚土的深深情意，延续着这段鱼
水佳话。

涌溪，是尽染红色的热土，也是鱼水情深的厚土。
涌溪的厚土深情而肥沃，不仅养人，还孕育出了

好茶——著名的“涌溪火青”茶就产在这里。
大山深处火青香，红色厚土别样红。采茶季的涌

溪村，合作社生意红红火火，茶农收入鼓鼓嚢嚢，又是
一季好收成，又是一年好光景。当年历经沧桑的厚
土，今日已然成为老区人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的热土。

涌溪红村，红的与众不同。 （利成志）

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涌溪村
就在云雾缭绕、青翠连天的地方。

一垄垄吐翠的茶蓬里，头戴竹笠、肩
背茶篓的茶农们忙着采摘新茶，空气中散
发着丝丝香甜气息。茶季到了，这是涌溪
最美的时节，也是最忙碌的时候。

昔日书写红色佳话的厚土，如今已是
茶香满园的沃土。绿油油的茶叶，不仅成
为涌溪响当当的“名片”，更铺就了群众奔
向幸福生活的金色大道。

■村干部的思索

说起涌溪的茶叶，首推涌溪火青。
涌溪村党总支书记张方凡如数家

珍：火青茶属珠茶，颗粒细嫩重实，色泽
墨绿莹润，银毫密披。冲泡形似兰花舒
展，汤色杏黄明亮，并有特殊清香。

这可是有年头的老品牌。
“不知泾邑山之崖，春风茁此香灵

芽……宣州诸茶此绝伦，芳馨那逊龙山
春。”相传，涌溪火青创制于明末清初，距
今约五百载。

涌溪的厚土和水质，为茶叶生长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涌溪火青有过辉煌的岁月。1982
年，被商业部和中国茶学会联合评定为

“全国十大名茶”之一。1988年，在全国
首届食品博览会上获铜质奖。1997年，
被农业部茶叶检测中心授予名茶质量
证书，次年又获农业部“名茶推荐产品”
称号。

进入21世纪，由于加工技术落后、标
准化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这一传统品牌
光环暗淡下来，茶叶卖不上价钱，茶农也
得不到实惠，养在深闺人未识。

张方凡分析原因，“产量少，是涌溪火
青影响力削弱的重要因素。”茶叶采制共
有18道工序，从杀青到老锅制成茶，共需
20-22个小时。制作的精华在于低温炭
火烘干，当地人叫“掰老锅”。这道工序劳
动强度大，长期以来成为制约产量上不去
的“卡脖子”环节。

他认为，没有形成标准化生产，也是
品牌跌入低谷的原因之一。“之前是分户
生产，农户一天采摘的鲜叶往往不足以一
次炒干成型，半成品摊放时间较长，严重
影响了茶叶品质。”

受制于产量和品质，名茶没能走出深
山，茶农抱着金饭碗没能掘到金。这是困
扰涌溪村发展的大难题，也是横在小康路
上的“绊脚石”。

如何让“涌溪火青”这个茶叶老品

牌重塑辉煌？涌溪村“两委”一直在思
考和探索。

■合作社的探索

这道难题，涌溪村下了大决心破
解；这块“绊脚石”，村“两委”下了大力
气搬开。

村“两委”统一了思想：家家山上有茶
园，户户院中栽茶树，95%的村民从事茶叶
相关产业，茶叶收入占农民收入80%，振
兴茶产业，就是最合适村情的致富路！

村里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为龙头、以
茶叶加工厂为基础，探索“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将产前、产中、产后三个
环节有机联贯起来，实行产业化经营。

这条路行不行得通？涌溪村用实绩
说话。

我们进村的这一天，正是采茶季。
只见茶园里，茶农们熟练地掐下芽尖

装入竹篓，采完之后，便背着鲜叶，往来于
收茶的小车前，看货、过秤、装车，然后送到
合作社茶厂，在机器中杀青、成型、烘干。

这段时间，整个村都沉浸在茶香之中。
泾县绿茶制作技艺（涌溪火青）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石其华，在阵阵茶香里
侃侃而谈，他是涌溪村茶产业发展中“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8年，在村“两委”的支持下，他以自
己公司牵头联合当地茶农，成立了村里的
第一个专业合作社——泾县火青茶叶专业
合作社，初创“公司+农户+合作社”之路。

石其华介绍，组建合作社的初衷，简
单地说，就是带着农户抱团闯市场，把好
茶叶卖出好价格。

“合作社成立的第一步，必须统一采
摘标准、制作工艺，以提升茶叶品质为目
标，推广茶叶标准化生产。”合作社在茶园
管理、采摘、改革传统工艺上层层把关，让
茶叶品质保持稳定。

这条路还带来了技术设备的升级。
“传统的制茶方法劳动强度极大，费工费
时，当天采的茶叶不可能一天做完，很容
易使汤汁变样。”他说，现在茶叶合作社都
是机械化操作，茶厂的杀青机、烘干机等
设备都是大伙集资购买的，茶农都是股
东，积极性高得很。

谈起加入合作社的好处，村民吴权红
深有感触，“以往采了鲜叶自家炒，单门独
户没啥工艺，也卖不出好价，经常到了第
二年都卖不出去。”自从加入合作社，他家
年收入较以往相比增长了近一倍。他扳
着手指向记者比划：“我只要按合作社的
要求，把茶园打理好就行了，炒茶、销售都
不用我烦神。”茶叶为他带来了一年8万多
元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张方凡自豪地说，如今在涌溪村，像
吴权红这样收入稳定、生活富足的茶农越
来越多。有了成功的示范引领，云海茶

叶、盛谐茶叶、旷谷茶叶相继成立，各种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茶产业发展增添了新
动力。

在合作社、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下，
涌溪村富起来了！现在，茶园可采摘面积
达4600多亩，茶叶产量从不足2万斤猛增
到15万多斤。

2020年，涌溪村实现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茶旅融合的新路

茶兴村兴。
在这片红色厚土、绿色沃土的滋养

下，涌溪村念好“茶叶经”、走上“美丽路”、
打出“文旅牌”。

美丽乡村建设，让颜值大提升。
从2016年开始，村“两委”围绕建设美

丽乡村，以民生工程建设为契机，改造水
泥路，栽上行道树，实现村庄硬化、亮化、
美化；建立垃圾池和卫生环境保洁制度，
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农村生活污水也
实现了集中式处理；建立农家书屋，修葺
斑驳的房屋外墙，打造古雅村庄容貌……

村民顾贤华说到村庄的变化，打开
了话匣子：“往年一到茶季，碰上雨水天
气，坑洼不平的道路不好走不说，还严重
影响茶叶交易。”他说，现在这里旧貌换
新颜啦！水泥路四通八达，两边都安了
路灯，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串联在青
山绿水中。

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让涌溪增
添了新的魅力。

村里积极参加茶文化节、名优茶品牌
推介会等文旅活动，提升涌溪知名度。游
客来了住农民屋、吃农家菜、购土特产，既
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的
发展。

谈到未来茶旅融合发展，张方凡很有
底气，“我们正积极争取打通涌溪至桃岭
的公路，与皖南川藏线接通，争取吸引更
多的游客资源。”

可喜的是，枫坑茶旅度假村项目也正
在稳步推进。这是下一步涌溪村乡村振
兴的方向，“以旅兴茶，以茶促旅”，让旅
游、农业、餐饮住宿联动发展。

按照村“两委”的想法，茶旅融合将成
为突破传统茶产业发展“瓶颈”的重要路
径，让茶产业进入依靠特色产品、质量效
益的“内涵性”转型阶段。“以茶旅融合为
创新点，我们希望茶产业经济链提质扩
面，实现纵深式综合发展，让茶山变成带
动增收致富的‘金山’。”

大山深处火青香。眼前的茶叶，在
热水冲泡下，一芽两叶垂立，汤色嫩绿
浅黄，沉静的兰花香伴着热气缓缓散
开……村民的未来，在这杯浅金色的茶
汤里渐渐浮现、渐渐鲜活。

（本报记者 徐文宣）

泾旌宁宣游击队在涌溪泾旌宁宣游击队在涌溪（（资料图片资料图片）。）。傅寰养父母祖屋前的桂花树傅寰养父母祖屋前的桂花树。。

初夏时节，泾县
榔桥镇涌溪村依偎
在大山的怀抱中，葱
茏，静谧。

在村民胡传宏
家祖屋前的山坡上，

两棵老桂花树迎风伫立，紧紧扎根于厚土之中，繁茂的树冠
尽情地向天空伸展，微风拂来，树叶窸窸窣窣，仿佛在诉说着
并不久远的往事……

是啊，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两棵桂花树就这样静静
地站在那里，见证了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英勇突围的身影，
看见了“泾旌宁宣”游击队员们英勇斗争的足迹，记住了老区
人民保护新四军将领后代的佳话。

树犹如此，人何以忘？红色厚土，情深意长。

■“傅司令”留下小“国美”

走在涌溪村斑驳的石阶上，往事如风，拂面而来。
那是80年前的血雨腥风。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皖南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率领一纵队（左路），浴血
奋战，冲出包围圈，到达涌溪老虎坪一带。

老虎坪山高林密，傅秋涛在这里收拢被打散的部队，把
300多人整编为一个步兵营和一个手枪队，准备继续坚持斗
争。然而，还没等他们脚跟站稳，国民党军“清剿”大部队又
寻迹追来了。傅秋涛只得再次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2月初的一天，傅秋涛带着10余人离开坚持斗争了二十几天
的老虎坪，准备向苏南突围。临行前，傅秋涛把不满周岁的
女儿“国美”，匆匆地交给了当地一位老百姓。傅秋涛记得，
这位老乡姓胡。

父女这一别，就是好多年。
1942年9月，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胡明得知当年

傅秋涛突围时，还有一个女儿留在当地的情况，他交给“泾
旌宁宣”新四军游击队负责人吕辉一项特殊的任务——寻

找小国美。
小国美到底在哪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3年，吕辉在泾县桃岭鸟雀岭一带

活动时，打听到当时有个叫吴家应的农民曾给傅秋涛部队带
过路。顺着这条线索，吕辉终于得知小国美寄养在鸟雀岭脚
一个叫胡金玉的农民家里，现在改名叫“小妹”。

“小妹”找到了。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安全的家，吕辉将
“小妹”秘密送到宣城溪口的共产党员桂柏林家中；桂家是一
个可靠的“堡垒户”。再次改名为“桂英”的小妹，在这里待了
三年。1946年，由于叛徒出卖，小“桂英”的身份暴露了，她被
送回了游击队。

吕辉犯难了。游击队长年在大山里风餐露宿，枪林弹雨
是家常便饭，带着孩子太危险。孩子怎么安置？吕辉把队伍
中的每个人在头脑里过了遍，最后决定让游击队党支部组宣
委员、四班长黄义成来办这件事。

吕辉单独找来黄义成说：“你在涌溪养伤待的时间较长，
对那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孩子现在交给你，改个名字，放到
一户绝对可靠的人家。这件事，只有你一人知道，不许告诉
任何人，出了差错，你负责。”

■“堡垒户”家来了个“小妹”

吕辉找对了人。当晚，黄义成就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孩子
背在身后，在崇山峻岭间走了一夜，天快亮时到了涌溪的二
坑村。

这是一个当时只有8户人家的小村子，地处群山之中，出
入只有一条必经之路。8户人家都姓胡，同宗同姓，大家守望
相助，外面一有什么动静，里面就知道了。特别是，黄义成曾
经在涌溪秘密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还建立了几个“堡垒
户”。二坑村的胡宗来家就是其中可靠的一户。

黄义成径直来到胡宗来家，说明来意，并代表游击队对
胡宗来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孩子名叫“小妹”；二是对外称

“小妹”是母亲的幺姑娘；三是孩子的口粮、穿衣、看病等费用
由游击队提供……黄义成最后特别叮嘱胡宗来：“宁可自己

死，也要保护好孩子！”
颠沛辗转的“小妹”，就这样在胡宗来家秘密地安顿

下来。
胡宗来早已故去，他的孙子胡传宏还住在村里。说起这

段历史，胡传宏依然很自豪。
“爷爷奶奶并不知道她是谁的孩子，但他们知道，只要是

新四军的后代，哪怕有丢掉生命的危险，也要拼尽全力保护
孩子安全长大。”胡传宏说，“那时候粮食紧张，但是家里只要
有好吃的，一定会先给‘小妹’。村民们把她看作是自家孩子
一样。”

在傅寰（小妹）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我的皖南父老乡亲》
中，她还饱含深情地记述了一个更为凄美的故事——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记得我被送到一户孩子较多的
人家寄养。我在那里还没住上两天，这家的男主人，约莫
四五十岁的年纪，一大早就被村里的还乡团叫去了，直到晚
上都没有回家。第二天，他是被人用门板抬回来的，只见他
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已经被打死了。听大人们说，还乡团把
他叫去，就是发现他家多出了一个孩子，就盘问他，这个孩
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口咬定说我是他亲戚家的孩子，敌
人不相信，就把他吊在房梁上凶狠地毒打，直到把他打死，
才叫人把他抬回来。村里的人含着眼泪扎了纸马、纸人、纸
房子给他送葬。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送葬的仪式，虽然那
时我年龄小，但我却知道，这位大叔是为了保护我才被坏人
打死的……”

傅寰记忆中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已无法还原当时的场
景、细节，甚至连这是哪一户人家、牺牲的那位“男主人”姓甚
名谁，也无法求证；但我们知道，这样的故事在皖南、在涌溪，
肯定不止一次真实地发生过。

泾县新四军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会员王黎明介绍，皖南事
变发生后，国民党在游击队活动区实行严酷的清剿政策，但
涌溪的百姓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吓倒，仍然想方设法给游
击队筹款筹粮、送情报，依然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帮助和掩护
新四军。“新四军虽然在皖南时间并不长，但和当地人民群众
结下了深厚情谊，新四军爱人民，人民也把他们当做子弟兵，
所以在那样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老百姓能够舍生忘死保护新
四军。”

在全村人的呵护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小妹”，不再
担惊受怕，一如祖屋旁的那两棵桂花树，一天天长大。

■“傅还”记得那棵桂花树

1949年4月，百万雄师渡大江，皖南各地相继解放。
这时，胡家“小妹”已经11岁了。十分懂事的她并不知

道，她的亲生父母，还有她不认识的叔叔们，一直牵挂着她。
胡明始终没有忘记在泾县涌溪山坑里的“小妹”。在刚

刚解放的那个春天，他就专门安排两位得力的同志，在地方
政府干部的陪同下，来到涌溪胡宗来家，找到了“小妹”。

他们提出，把孩子送到上海她父亲那里。也许是长期艰
险的生存环境养成了她机敏、警惕的性格，“小妹”说她哪也
不去，就和妈妈（胡宗来的母亲）在一起。

胡宗来一家为“小妹”能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感到高
兴，也劝她去上海。“小妹”最后虽同意去上海，但提出一个
要求：哥哥必须陪她一道去。

1949年夏季，“小妹”在哥哥胡宗来的陪同下，从青弋江
坐上小竹排到了芜湖，转而又乘轮船到达南京，最终在上海
见到了亲生父母。

傅秋涛夫妇非常高兴，没想到他们失去多年的女儿又回
来而且长大了。傅秋涛感慨地说：“改名吧，叫傅还。皖南人
民不但把我女儿养大了，还送回来，这是失而复得哟！”

9年的分离，傅还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又改名为傅寰。
光阴荏苒，很多童年的记忆都渐渐淡忘，但老家那两棵

桂花树，傅寰一直印在心里，没有忘记。据胡传宏介绍，上
世纪八十年代，傅寰曾专门托人来泾县看望胡家人。她告
诉来看望的人，胡家门前有两棵桂花树，找到桂花树，就找
到胡家了。

2020年，傅寰在80岁高龄之际，向泾县中学捐赠了80
万元，并成立“傅寰奖助学金”，以此回报皖南人民、涌溪老百
姓。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写：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皖
南的父老乡亲们对我的救命之情、养育之恩我终生难以忘
怀，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底，我将永远怀念着他们，永志不忘！

红色厚土，情深意长。在涌溪，鱼水情深的红色往事，就
像胡家祖屋前的桂花树，依然历久弥新，依然岁月留香。

（本报记者 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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